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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万世昊，孙洪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得到稳步推进，但如何有效实现其蕴含的丰富生态产品价值仍是研究重点。 目前，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国内外均有诸多成功案例，但其分类仍需进一步厘清，针对国家公园特征的实现路径尚待研究。 为此，首先

梳理了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路径，并依据政府干预程度和交易主体的数量，将其分为公共支付、市场化交易和直接

支付三大模式，包含十类具体实现手段。 在此分类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成功实践，并归纳出国家公园

所特有的实现模式。 研究发现，公共支付和直接支付是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流模式。 门户城镇和设置公益

岗位是国家公园的特有实现手段，其特殊性来自国家公园的社会经济属性。 最后，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为我国国

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出了科学性建议，以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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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历经 ８ 年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成功设立了首

批五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

最富集的区域，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１］。
生态产品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与“两山”转化的重要抓手，自 ２０１０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２］。 生态产品从最初仅强调

自然要素（如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无污染的土壤、茂盛的森林和适宜的气候等） ［３］，到更广义地涵盖生态

系统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４］，其内涵越来越强调自然资产（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多元价值［５］。
研究内容上，涉及定义、类型、价值核算和价值实现路径等诸多方面［２，６—７］。 国外与生态产品相近的概念是生

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８］。 该概念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首次提出，由 Ｄａｉｌｙ 和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人进行了多

样化的阐释［９—１０］。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给出了更为综合的定义，即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

获得的各种惠益［１１—１２］。
国家公园承载着丰富的生态产品价值，而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尚处探索阶段。 对于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机制和分类，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同时，国内外国家公园

的诸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落地实践，为我国未来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国内外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及成功案例，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出建议，以期推动其持续发展。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及其分类

生态产品常被认为是一种开放获取或纯公共服务，其价值难以明确界定受益者和权利人，难以通过市场

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１３］。 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利用政府干预、交易机制等多元手段，在生态产品

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建立桥梁［１２］，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７］。

图 １　 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Ｆｉｇ．１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根据政府干预程度和交易主体数量的不同，可以将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为三种模式：公共支付、市场化交

易和直接支付。 公共支付模式下，政府干预程度最高，
涉及交易主体数量最多、范围最广。 市场化交易模式下

次之。 直接支付模式下，政府干预程度最低，交易主体

往往有明确的买卖双方。 具体分类如图 １。
１．１　 公共支付

当生态产品的受益群体相当分散，且具有一定普惠

性质时，政府或一些公共机构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

虑进行单方面的购买或补贴［１４］，这种实现方式即公共

支付。 这一实现机制往往由政府主导，交易主体面向大

众，方式包括：简单费用收购（Ｆｅ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补贴（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和转移支付（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等。

简单费用收费适用于对环境破坏特别敏感的核心

区域，由政府或公共机构向土地所有者签订协议，购买土地的所有权利，最为典型的实践是美国旧金山湾区收

购计划［１５］。 补贴由公共财政向原住民提供财政援助，从而激励当地居民将土地保持在自然状态。 美国农业

部的保护区计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ＲＰ）根据单位货币价值的环境保护效益为签约居民补贴资

金［１６］。 哥斯达黎加的国家森林基金项目 ＦＯＮＡＦＩＦＯ 以国家立法为依据，明确规定了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和土

地利用模式的补贴金额，直接向保护森林的家庭和农民付款［１７］。 在国内，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十年间陕西省为减少秦

２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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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为生态破坏，在区内开展生态移民，并向安置户提供直接经济补助［１８］。 转移支付

由政府向下级进行财政资金的再分配，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１９—２０］。 我国于 ２００９ 年印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转移支付实施后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好转［２１］。
１．２　 市场化交易

政府干预不是解决生态产品外部性的唯一方法，适当引入市场化手段能够带来更多样、弹性的解决方案，
实现生态产品供需的精准平衡。 国内外市场化交易的具体实现机制有环境抵消市场（Ｏｆｆｓ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土地权

属交易、生态银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竞标制签约保护。
环境抵消市场常应用在开发商的建设过程中，开发商必须为开发过程造成的环境退化向生态产品供应商

支付补偿。 这一模式基于法律法规和补偿标准的确立，如美国的水质交易（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和碳交易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影响水质和碳排放的公司，需要采取措施平衡影响用以改善水质和降低净碳排放［２２］。 土

地权属交易又可细分为保护地役权（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ｅｍｅｎｔ）和可交易开发权（Ｔｒａｄ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等
模式。 保护地役权在国内外被广泛采用，原住民将土地的开发权出售或捐赠给土地信托或国家机构，保持所

有权并享受一部分利益的同时，还能以特定方式继续管理土地。 截至 ２０１５ 年，美国保护地役权面积已有

１６２０ 万公顷［２２］。 在国内，四川平武县政府无偿委托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专业手段对林地进行监管

维护，并保留林农的林地所有权［２３］。 可交易开发权模式明确了最大开发量，将开发权分配给土地所有者，限
额内的未利用开发权可以出售或抵消其他开发活动。 美国新泽西州的 Ｐｉｎｅｌａｎｄｓ 项目将其与分区管理结合，
保护了林地、物种多样性和其他历史遗迹［２４］。 生态银行起源于美国，是美国最为成熟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

模式［２５］。 开发商需要向生态银行购买信贷以抵消环境衰退的成本，生态银行则负责保护、恢复、增强或创造

生态产品以创造信贷和收益［２２］。 此外，美国还建立了生态银行信息管理平台，对交易全过程进行监管［２６］。
在国内，福建南平在 ２０１８ 年率先开启了“生态银行”实践，其中顺昌“森林生态银行”融资 ３０００ 万元，部分林

区每公顷林地年产值增长 ３ 万元以上［２７］。 竞标制签约保护对土地进行货币价值评估和保护拍卖，如澳大利

亚昆士兰州的 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ｓｉｓｔ 项目［２８］。 竞标者需提交包括拟建场地保护价值、环境效益指数等信息的标书，成
功者获得可持续开发权或财政补助。
１．３　 直接支付

生态产品有明确的买卖双方直接交易时，适用直接支付。 直接交易过程中的经济谈判，也是排除生态产

品外部性的重要手段［２９］。 Ｇｒｉｍａ 等人提出，生态产品交易流程涉及的实体越少，其价值实现就越高效、精
准［３０］。 直接支付包括流域生态付费、生态品牌和生态旅游等具体实现机制。 流域生态付费常用于上下游间

的生态产品供需关系，由下游用户向上游生态产品供应商直接付款，如纽约市流域计划，买方是纽约市，供应

商是上游卡茨基尔和特拉华流域的土地所有者［３１］。 在我国新安江流域，浙江省每年向上游安徽省的水质控

制付费［３２］。 生态品牌通过为生态友好型产品打造认证品牌，将生态产品的保护成本附加在商品价值中，激励

生态产品供应商采取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同时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生态旅游集生态保护和旅游经济于

一身，通过发展绿色旅游业降低生态环境利用，为保护地发展提供保障［３３］（表 １）。

２　 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目前，国内外国家公园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案例。 这些案例基本可以纳入前文所述

的分类体系中，但亦存在部分独具国家公园特色的实现手段，难以简单归入既有分类。 这些特色手段充分展

现了国家公园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２．１　 国外国家公园

国外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早，有许多成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落地项目，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国家公园品牌增值和门户城镇建设。 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属于公共

支付和直接支付，国家公园品牌增值属于直接支付，门户城镇建设则是国家公园特有的实现手段。

３　 ５ 期 　 　 　 万世昊　 等：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表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国内外案例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ｚ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具体手段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ｓ

国内外案例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公共支付 简单费用支付 美国旧金山湾区收购计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补贴 美国农业部保护区计划

哥斯达黎加国家森林基金项目 ＦＯＮＡＦＩＦＯ

秦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

转移支付 ２００９《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

市场化交易 环境抵消市场 美国水质交易和碳交易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土地权属交易 美国保护地役权

新泽西州 Ｐｉｎｅｌａｎｄｓ 可交易开发权项目

四川平武县林地开发权流转

生态银行 美国湿地缓解银行

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

竞标制签约保护 昆士兰州 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ｓｉｓｔ

直接支付 流域生态付费 纽约市流域计划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新安江流域支付

生态品牌 意大利山地奶制品生态溢价［３４］

生态旅游 日本森林体验基地［３５］

２．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生态系统服务是国外相关研究中与生态产品价值相近的概念。 为平衡其使用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应运而生。 ＰＥＳ 遵循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激励资源供应者和使用者接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利好，
自发保护生态环境［３６］，目前在国外国家公园管理中已有诸多成功实践。

（１）阿尔金岩石礁国家公园

毛里塔尼亚阿尔金岩石礁国家公园通过公共支付模式中的转移支付方式保护海洋鱼类。 该公园是世界

鱼类资源最为丰富的保护区之一，众多欧洲国家在此开展捕鱼活动，被称为“欧洲鱼篮” ［３７］。 然而随着捕捞

量增长，公园鱼类物种组成发生巨大变化，海洋生态受到威胁。 为此，２００６ 年欧盟与毛里塔尼亚政府签订了

渔业伙伴关系协议，为其渔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渔业管理和研究的能力建设。 另外欧盟每年向公园提供

１００ 万欧元，由公园信托基金专门管理并运营，帮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该项目是世界首个国际性海洋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３８］，其成功实践为双边共赢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优秀范式。
（２）塔兰吉雷国家公园

坦桑尼亚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采取了公共支付模式中的补贴方式。 运动狩猎是该公园的重要收入来源。
为了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开发运动狩猎，坦桑尼亚政府与区内原住民签订了一项 ＰＥＳ 计划：政府每年向周边三

个部落的成员支付约 ４５００ 美元的补贴，以移除运动狩猎特许经营区内的农业种植和永久定居点。 在补贴基

础上，居民仍然可以在区内季节性放牧，并参与到公园监管保护工作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为这些参与执法的

原住民提供额外补助和设备［３９］。
（３）安博罗国家公园

玻利维亚安博罗国家公园同样采取了补贴方式。 但不同于现金补贴，公园提供生产工具和技术援助用以

支付。 该公园是下游九个城市重要的农业用水来源，而森林砍伐导致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为此公园实施了一

项森林水域 ＰＥＳ 计划：帮助林区居民开展养蜂活动创造收益，以减少对森林砍伐的经济依赖性，没有养蜂能

力的居民则可以选择果树苗开展种植活动［４０］。 这种支付模式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既缓解了上下游居民

的经济矛盾，还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效益［４１］。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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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国家公园品牌增值

国家公园品牌增值属于直接支付中的生态品牌模式。 依托国家公园所打造的国家公园品牌，更容易在消

费者心中建立积极形象和信任关系，将生态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化。 与美国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不同，欧洲国

家公园往往允许一些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并打造了独特的国家公园品牌，其中以意大利和法

国最为典型。
意大利国家公园允许当地居民在公园内开展生态可持续的农业活动，意大利国家公园内农场的数量占全

国总量的 １６．７％。 公园法规方面，鼓励当地农场和食品公司为自己的产品打上国家公园标签。 此外，公园会

聘请专家对生产活动进行监督，并验证企业的合规性［４２］。
除绿色食品外，法国国家公园还将国家公园品牌扩展到各个产业，打造一整套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

２０１５ 年，法国推出了国家公园集体品牌“Ｅｓｐｒｉｔ ｐａｒ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家公园精神），由生物多样性局统一管理，对
国家公园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推广。 目前，法国境内的所有国家公园均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商品，涵盖农产品、
乳制品、药用制品、手工制品、旅游服务和文化技艺［４３］。
２．１．３　 门户城镇建设

门户城镇指毗邻国家公园的城市或镇，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为应对来自国家公园界

外的生态威胁，美国学者开始协调周边环境提升保护手段。 到 ２１ 世纪初，门户城镇成为跨界保护的主流手

段［４４］。 法律层面，《入口社区合作法》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相关法规和决策的制定，《美国入口社区经

济发展和保护法》为社区发展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内政部将根据计划向社区拨款。 规划层面，美国国家公

园对门户城镇提供总体规划和方案支持，最大限度发挥社区自身资源优势［４５］。 生态保护层面，门户城镇遵循

维持本地物种健康、保护和改善水质与空气质量、维护社区空间景观的原则［４６］。 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美国国家公

园周边百公里内的城镇区域内的直接消费约为 １５０．７ 亿美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长住者、企业家、商家和第二

住宅购买者开始在门户城镇进行投资［４７］，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国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分类

见表 ２。

表 ２　 国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国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所属实现路径
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所属具体手段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阿尔金岩石礁国家公园渔业伙伴关系协议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ｎｃ ｄ＇Ａｒｇｕ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公共支付 转移支付

塔兰吉雷国家公园运动狩猎区搬迁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ａｎｇｉ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ｐｏｒｔ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补贴

安博罗国家公园森林水域保护项目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Ａｍｂｏｒｏ Ｎａｉｔ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补贴（实物）

意大利国家公园农产品商标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国家公园品牌增值 直接支付 生态品牌

法国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ｂｒａｎｄｓ
美国国家公园门户城镇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ｗｎｓ 门户城镇建设 国家公园特有

２．２　 中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虽然较其他国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间内对国家公园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典型实

践包括：以补贴和转移支付为主的公共支付模式、创新特许经营制度，打造国家公园品牌、设置公益岗位保障

民生。 从分类上看，前两者分别隶属于公共支付和直接支付，公益岗位为国家公园所特有。
２．２．１　 以补贴和转移支付为主的公共支付模式

公共支付仍然是目前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最主要模式，手段以补贴和转移支付为主。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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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基本采用现金支付，主要应用于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和保护地役权流转。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对保持林

地生态的按每亩比区外多 ３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对停止砍伐活动转为保护林地的每年每亩补助 ２０ 元［４８］。 三

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青海省部分实施天然草原禁牧补助，涉及草原面积约 １６．７ 万平方千米［４９］。 南山国家公

园试点区对商品林采取保护地役权流转，向转让经营权的个人和组织提供每年每亩 ３０ 元补助［４８］。
然而目前公共支付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 如三江源国家公园

试点区，其境内玛多、治多、杂多和曲麻莱四县财政支出几乎全部来自转移支付［４８］。 其次，补贴方式单一，难
以激活经济活动的内生动力，甚至会影响居民生产积极性［５０］。
２．２．２　 创新特许经营制度，打造国家公园品牌

我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主要涉及餐饮、住宿、生态旅游、交通出行和零售等方面，属直接支付模式中

的生态旅游方式。 武夷山国家公园将竹筏漂流体验、门票经营、物业收入和旅游开发特许给武夷山旅游发展

股份公司（国资下属企业持股），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补贴当地社区发展［５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推

出昂赛大猫谷自然体验生态旅游项目，由当地牧民担任自然体验向导和接待家庭，项目收入 ４５％为接待家庭

所得，４５％纳入社区基金，用于社区公共事务，１０％用于昂赛区域的生态保护工作。
一些试点区还进行了打造国家公园品牌的尝试。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发展黑木耳、山野菜种植，创

建“绥阳耳”“双枒子”等品牌。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四川片区则获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农产品认

证［４８］。 但目前国内国家公园推出的品牌较为零散，没有统一的认证体系，知名度较低。 商品种类也以当地土

特产为主，富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尚待开发。
２．２．３　 设置公益岗位保障民生

为原住民设置国家公园公益岗位，能够有效解决保护区居民安置问题，当地居民的参与也能更好地辅助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２０１７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全面落实“一户一岗”，解决 １７２１１ 名当地居民的工作

问题，三年间实现户均年收入增收 ２１６００ 万元。 但增设公益岗位的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转支付［４９］，这种方式不

可避免地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仍需发掘经济效益更高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分类见表 ３。

表 ３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所属实现路径
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所属具体手段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天然林保护工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公共支付 补贴

三江源国家公园天然草原禁牧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ｂａｎ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经营权流转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三江源国家公园转移支付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转移支付

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直接支付 生态旅游

三江源国家公园昂赛大猫谷自然体验项目
Ａｎｇｓａｉ Ｂｉｇ Ｃａ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绥阳耳”“双枒子”品牌
Ｓｕｉｙａｎｇ Ｅａｒ ａｎｄ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ｏ Ｚ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生态品牌

大熊猫国家公园 ＷＷＦ 认证
ＷＷＦ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三江源国家公园“一户一岗”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Ｐｏｓｔ” ｉ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公园特有

６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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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以上案例可以发现，从分类体系上看，公共支付和直接支付是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主流模式。 从具体手段上看，补贴、转移支付和生态品牌在国内外均有相关实践。 从国家公园特殊性上看，门
户城镇和公益岗位作为国家公园的特有实现手段，其特殊性来自国家公园的社会经济属性。 相较于其他自然

保护地或单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国家公园的覆盖范围广泛，其影响力辐射至周边区域，展现出鲜明的

地理文化特征，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承担着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责任。 因此，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中，需要充分考虑其特性，确保多方效益可持续共生。

３　 对我国国家公园的启示

经过近十年探索，我国国家公园体系正在有序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取得显著进展和创新，尤其在公共

支付和公益岗位方面成效可观。 然而相较于国外，我国在实现路径多样性上仍需加强，面临着依赖中央财政、
市场化模式不成熟等挑战。 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１）创新市场化交易机制。 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市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较少，而国外市场化机制已

相当成熟，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经验。 政府方面，应加强政策引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公园保

护，拓宽资金渠道，如提供税务减免、贷款优惠和信用积分等激励。 监管部门方面，要建立完善生态产品市场

化交易规则，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为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筑基。 企业和组织方面，鼓励与国家公园产业

协同发展，将更多技术和模式创新应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２）提升国家公园品牌价值。 尽管我国部分国家公园已积极推出了特色品牌和产品，但总体上仍显零

散，法国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可作为优化我国品牌建设的典范。 首先，应明确国家公园品牌定位和核心竞

争力，针对不同客群设计产品和服务。 其次，打造统一的品牌或认证，利用标志、口号、视觉形象等具有辨识度

的品牌标识，以多种渠道进行宣发，提升整体品牌形象。 最后，各国家公园应积极开发具有自身生态和文化特

色的产品，强化公园间、自然保护地间、品牌间合作联动，协同推进国家公园品牌发展。
（３）统筹规划区域协同发展。 国家公园因其社会经济性区别于其他自然保护地，是带动区域经济的重要

抓手。 国家公园覆盖的行政区域广，公园范围内各级政府应密切协作，明确区域发展目标任务，统筹制定发展

规划，推进资源要素在公园区域内的自由流动。 基础设施方面，完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公园与

周边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对于区内产业，应背靠国家公园生态产品资源优势，开发生态农产品、国家公园文创

和生态旅游等产品，积极整合产业链，形成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４）优化居民就业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在保障区内居民就业方面主要依赖公益岗位，对财政支

出依赖性大，就业保障机制尚待优化。 为此，各公园管理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当地居民对就业政策的认

识和参与度，确保政策有效实施。 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家公园产业链优势，鼓励居民通过生态产品的加工、销
售等方式实现创收。 对于缺乏生产能力的居民，应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就业指导，保障居民就业的

可持续性和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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